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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忌讳与古音韵考证

潘悟云

避忌讳有好多种形式。有些与语音无关，例如唐代因为要避李世民讳，把第儿世和后

世的"世"改说为"代

有些著作中为了避孔子的名讳，把"丘"字少写一横。清代为了避康熙的名讳，把"玄"

字省去一点。为了避亵，男生殖器被说成"鸟"，男生殖器的形状像鸟。这些避忌讳的方

法都与忌讳字的读音无关。本文则讨论几种与语音有关的避忌讳方法。因为与语音有关，

其语言学上的意义就更大，我们可以通过古代的避忌讳现象，来考证一些字的古代音韵。

或者通过古代的音韵现象来讨论避忌讳的性质

一假借避忌讳

《赵世家)): "不敢失檀。襄子惺，乃夜使相~孟同。" <<索隐)): "峨国策作强孟

挠。谈者，史逗之父名，遣例改局同。"

《平原君虞卿列传)): "平原君甚患之。嘟嘟傅舍吏子李同。" <<正义)): "名谈，

太史公撞改也。"

《史记·季布奕布列传)) "事寅人趋同等。" <<集解)) "徐腐曰: <<漠喜》作趟挠，

司属遣以其父名哉，故改之。"

《汉书·司马迁传)): "同子参乘，袁栋费色".苏林曰: t(趟族也。舆遣父同嚣，

故曰同子。"

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，所以凡是碰到名字叫"谈"的，都避讳改作"同 "0 ((史记》

的《索隐》、 《正义》、 《集解》都没有说明为什么要用"同"字避讳。但是《汉书》的

苏林注却说得很清楚， "同"字就是与父亲同名的意思。不过这样的避讳实在有点类同于

猜谜语。汉代对皇帝名字的避讳是有规定的，如汉武帝叫刘彻，碰到"彻"字就要改作"通"

字。这个讳例全国通晓，行文中碰到"通"字，大家都会知道原来有可能就是"彻"字。

但是司马迁避"谈"那是家讳，家讳并不是人人知道的规则，所以必须要有很强的联想性，

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所避的是什么字，否则的话就像猜谜语一样乱猜一气了。如果当时真

的有这么一条规则，碰到与父亲同名的地方用"同"字避讳，那肯定还会有其他人用同样

的方法，但是历史文献中我们却找不到第二个用"同"避讳的例子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，

王若飞的儿子写的文章中如果把叶飞改成叶同，我们会联想起叶同就是叶飞吗?所以后人

对苏林的说法有所怀疑，宋吴械《韵补》、杨慎《丹青总录》都有过讨论。李新魁"历代

避讳在古音研究上的利用"认为汉代陕西"谈"、 "同"同音。他举章炳麟、王力"冬侵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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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一的主張，主人均家部也勻侵部不分，遠是錯漠的。上古侵家部中固然有些宇米白-m尾，

但是“悶"抉不屑于此矣， “同"在先秦齣文的商牌中出現多娃，此不勻-m尾宇押曲。不

迫他正嗚地指出“同"代替“談"是福音上的原因。 “淡"勻“間"到底有什么福音上的

眼系，得b人“波"的淒音說起。

J且schke的A Tibetan-English Dictionary中“滾"有兩小形式，一方gtam，解釋方talk ，

discourse , speech; 一方gtom，解釋方to talk , to 叩開k。技培勻藏梧的美系非常密切， i主就

使我們想起，汲清中的“滾"是不是也有兩小形式。在《庄子》中有“淡"字，如《天迋)) : 

“孔子見老值歸，三日不談，'，同肘注出現“譚"宇，意思是談及，如《別開)) : “彭陽

見王果曰: ‘夫子何不譚我於王? ' " ((驛文)) : “譚，本亦作談。"此《釋文》的注釋

看末，在有些本于中“滾"、 “潭"都穹作“梭"字。 “淡"、 “潭"二字的法音是不同

的， “淡"中古是淡齣，上古i袁*dam ， “潭"中古軍齣，上古是*dom。遠視明“波"宇在

上古原末就有兩小慎膏，波說文的“淡"悽*dam，其才愷于藏文的gtam; 埃及文的“波" i袁

*dom，又才座于藏文的gtomo ((庄子》把后者穹作“潭"。向一小字形代表兩小龍音的現象

在先秦很普遍，后來汲字向一字一音的方向投展，就造出另外的字形把兩小不同的悽音區

別卉來。如“美"在先秦既有穹弓文，又有失間叉，前者龍影母，后者接見母，方了把兩

者區別卉來，后來又造出一小“穹"字代表前者的悽音。 “景"句“影"原來也用一小字

形，“影"的三撇是后來加的。“旗"也可能是遠神情況，它本來有兩小悽音*也m和*dom ，

后來又造出“潭"字代表dom的法音。

“起談"的“滾"可能接*dom，勻“同"的旗音*doIJ相近，所以才用“間"去假借。

避沛的假借不同于普通的假借，它不用岡音字，一用同音字注是犯埠。但是，又不能用戶

音差距述大的字，否則址人猜不透所指是堆。 “同"勻“談"既不同音，又很接近。

眛垣己詮注意到， ((史t己》井不是在所有出現“談"的地方都避埠。((史記》中作功

i司用的“談"都是淚說叉，按音方*dam，跟司馬談的“談" *domi幸音不同，自然也就不必

要避埠。更有意思的是《李斯列伶》中宣者韓談的“淡"不避埠，而宜者趙談的“談"避

i弘達自然不能用司耳迂租心去解釋。唯一的解釋是兩小“誤"不同音，趙談的“談"瑋

同司馬談的“談"，都是dom，所以要避倚:而韓談的“談"淒曲m，所以不要避埠。

整部《汲有》的人名中，用“放"作名字的只出現于攻武帝以前，不見有用“潭"作

人名者。而用“潭"作人名者只出現于沒武帝以后，如“桓潭、張潭、李潭、右肺潭"等

等，但不見有名淚者。所以，它們很可能就是一小祠，汲武帝以前， “淡"有兩小淒音，

用作名字的“改" i幸*dom。后來遠小龍音失去了，用遠小i冀音作人名的吋候就有作“潭"。

用假借避忌埠汪有另外一小例子。

《史記﹒美太伯世家)) : “使公子蓋餘、燭庸以兵闡楚之六、 1疇。" <<索隱)) : “《春

秋》作掩餘， ((史記》並作蓋餘，義岡而字異，或者謂太史公被腐刑，不欲言‘掩，也。"

司耳貞的看法是，用“蓋"代替“掩"只是字文相同。汲代方了避划棚i宅，用同文字“遇"

代“棚"，那是大家都知道的規則。但是司司迂用“蓋"代“掩"只是他自己的私埠，如

果只是同又字代替，只能令人去猜體悟。例如，把“卅丸"改作“卅翔，'，我們是不是就

容易猜到是“昕一兒"呢?宴廊上用“蓋"代替“掩"不只是字文相同，字音也非常相近。

“蓋" ((尸藺》只留下古太切、古盎切、胡臘切三i囊，折合成上古音方*kaps 、 *kap 、可ap 。

“掩"音衣檢切，折合成上古音*qõm﹒。 JA “蓋"的旗音*kaps 很堆使人敢想到它所代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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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“掩" *qõm ﹒。安綜上， “蓋"在南方件多技培方言中注有見母草齣上戶的i袁音，折

合成上古音就是*kõm ﹒，后人不知它就是“蓋"遠小祠的另一神悽音，就造了一小方吉字

“區"去代表它。“蓋"的另一小龍音如果是*腦m ﹒，用它宋代替“掩"向位m 就符合避埠

字的奈件:兩者不同音，可以避免犯埠，再音又很接近，可以使人敢想到所代替的是什么
字。上古攻培“蓋"有另一淒音*腦m ﹒可以得到汲藏比較的世掘。 “輩子"在景頗活中是

mã31 pkop31 ，在阿依怒活中是 de31t油田55隘的m鈍。兩根一是 kop ，一是尬。m ，如果說其

中的一小此另一小斐化迢來，很准此福音上得到解釋。最有可能的情況是， “蓋子"原未

就有兩小形式，一小是-op ，一小是﹒om ，景頗培保留了-op ，阿依怒培保留了-om 。遠勻

汲i吾“蓋"有*-ap 和*-om 的昇i袁正相肘座。

二 “正月"的“正"

隊垣《史博拳例》現: “避i事改音之說，亦始於唐。然所謂因避i幸而改之膏，在唐以

前者多非由均改，在唐以后者，又多未~行，不迂徒有其說而已。"他宰了“正月"的“正"

作方例于。
《史記﹒秦始皇本主己)) <<正文》曰: “正音政，周正建之正，後以始皇諱，故音征。"

張世南《游宣言己開》、那奕《履青﹒示JL篇》都有相同的說法。

正月的“正"在現在的各地方吉口活中都念閉平。越南語“正月"叫giêng1，戶潤是平

戶，勾汲梧的關平封血。 “正"的上古音方*kjeIJ或*klje旬，所以越南惜的giêng1若是上古的

借呵。秦統治中固不垃几十年的肘間，如果對肘真的有把“正"改i囊平戶的法令，短短几
十年間就使全固各地的口培、越南培都友生斐化，有鼠不可信。此外，如果是避嬴政埠，

克什么只把正月的“正"改音，其他出現“正"的i午多向語都注保持去戶不改呢?

“正"字有平去二蹺，但是現存的古代文獻中財它的注音部有克亂。 “正"主要有遠

么几小意文。
1.箭靶文， ((博﹒猜曬》“不出正兮"，那《簧)) :“正，所以射於侯中者。" <<釋文)) : 

“音征"，勻“正"押齣的齣腳都是平戶字，正可印証此赴的“正"悽平戶。

2.中正丸，龍去戶，在商文中也有所反映，如《易﹒ l惦》卅正命， ((易﹒訟》卅正敬，

“命，\ “敬"都是去戶字。

3.首文。((1:寺﹒甘南山》“吳天不平，我王不寧，不懲其心，覆怨其正'，，其中的“正"

毛《倩)) : “長也'，，孔《疏)) : “故下民皆怨其君長"，說明此赴“正"是首長丸。((釋

文》錯毛《伶》的“長"字注音“張丈反"，也說明此赴不是長短的“長，'，而是“首"

文的“長"0 <<釋文》封i主里的“正"沒有注音，試方它讓作“正"宇最通常的去齊懷音。

但是勻“正"押齣的“平、寧"都是平寅字。<<机i幸.斯干》“瘟瘟其庭，有堂其扭， p啥會H嚕會

其正，穢曠其冥，君子f做皮寧，，~，其中的“正"毛《恃》 “長也

博其群臣之長者，"，~，視明述里的“正"也是首t長￡文。<<釋文》“正音政"，樓去戶。 “正

月"就是“首月"的意思。但是《博﹒正月》中的“正"字《釋文》“音政" , ì幸去戶。

“正"的去戶i冀音是最通常的旗音，如果“正月"的“正"在當肘普遍壞作去戶，就屑于

《驛文》的如字，通常不注音。陪德明所以特地注明正月的“正" 樓去戶，說明對肘很多

人把它燒成平戶，而陪德明主人均遠是避嬴政肯所致，所以要特地方之正音。《斯平》的“正"

注作去戶，也是同祥的道理，~肘件多文人把送小“正"字樓作平戶。但是陪德明的遠小

91 



注音安在是搞錯了，平民百姓把正月的“正" ì冀作平戶是古音的遺留。

三 “慣"的音割地位

女生瘟器在大部分沒活方言中方“炭"。此字不見于早期的齣苦， ((字彙》邊迷切，

接幫母卉商。但是在《字彙》肘代卉齣己勻脂商合流，不能根掘《字彙》的反切下字是卉

齣字就主人均它是卉齣。我們注意到， ((尸齣》的脂齣字數在青母、青惆的分配上出現昇常:

幫母 濟母 並母

平 上去 平 上去 平 上去

重組四等 16 6 2 23 11 

重組三等 19 12 11 6 25 

在唇膏字中，帶母通常比濟母和並母多，平南比上去戶多，但是偏偏是幫母平F則又有一小

“悲"字，而且重鈕四等字空缺，遠是一小很奇怪的現象。遠小現象本身就說明“炭"的

音齣地位就是幫母脂齣重組四等平戶。因方i主小音齣地位有“民"字存在，其它同音字就

接作其它音去了，只剩下一小“炭"字懷遠小音，但是《切齣》一美商有因避褻而不收它，

所以《切齣》一系蘭有中述一小音齣地位中就投有字。根攝“炭"的遠小音曲地位，可把

它的上古音捌作*阱。述小向不出現于任何古代文獻，遠都是避褻造成的，并不能說明古代

就投有送小字。 “炭"有几小同族伺早在上古就存在了。一小是“蛇"符履切，折合成上
古音就是*bl" ，家方朔《神昇記)) :“男露其牡，女子長其牠"，“化"就是女阱。《札記﹒月

令)) : “修鍵問"，那玄誼: “鏈，牲，間，牠也。"曠的健勻孔像男、女生瘟器，故用

“牡、蛇"名之。 “肉"的上古音勻ltS ，是“炭"的另一手中說法。古人林男女祖先方“祖、
批"，也挑男女生瘟器引申而出。 “批"上古音*pl" ，句“民"屑于一小伺族， “祖"的

青符“且"，郭沫若說:句是男憫。

“炭"在藏緬活中有其同源向:

納西嘎卓 基i若 哈尼墨江哈尼綠春慄慄 阿依怒史共 狙克舞撒尼

pi55 pi31pi53me33 tso55pe55 tso31pt a31b豆31 to55bi2 le31bi55 a"bæ53 pin55 pæ55 

遠小河在原始藏緬活中的形式星然是*pi 或*bi ，祖先i吾有齣尾剖，遠勻汲清“枕"慎*bin

又懷*bi 的現象可作獎比。基塔、史兵、舞活中的元音友生了低化。

南軍活中述-t-祠的問源向有:

耳散 艾帥 南虎 荼卅菁

pe t串e? ?abilJ bit 

南虎梧的 bilJ笑似于狙先梧的 pilJ '帶上鼻齣尾。耳散活的 pe 勾葬梧的 pæ 美似，元音友生

了低化。艾肺活的 t♀﹒可能}Á到﹒聘化而來，也可能}Á plj-斐末。商母 e?說明原未帶有塞音藺

尾，原始形式可能是-it • 

甚至在南島情都可找到“炭"的同源洞:

泰耶示 塞德 首奎斯特

pipi? pipi topi? 
由此可見， “庚"是一小非常古老的向唔，只是因方避褻的錄故才不見于古代文獻。

(潘悟云 上海師范大字培言研究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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